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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帐汗国，又称钦察汗国、术赤兀鲁思，是 13世
纪前中期成吉思汗长孙拔都建立的政权。金帐汗国

以伏尔加河流域为中心，南至高加索，西至东欧，东

至哈萨克草原，幅员辽阔，对俄罗斯、东欧、中亚乃至

整个欧亚历史都有深远影响。金帐汗国是东西方交

通枢纽，13～14世纪的著名旅行者如鲁布鲁克、波罗

兄弟(马可·波罗的父亲和叔叔)、伊本·白图泰等皆经

行其地。金帐汗国的文献资料大多不传于世，因此

相关研究尤为倚重考古资料。出土钱币，是研究金

帐汗国历史的重要资料。金帐汗国钱币有助于进行

断代系年以及汗国政治、经济史研究，而外来钱币则

反映出金帐汗国的对外关系。金帐汗国遗址出土的

外来钱币很少，因此每有发现，便有很高的研究价

值。21世纪以来伏尔加河下游的考古发掘与研究，

重新勘定了金帐汗国的两座都城旧萨莱、新萨莱。

近年，这两座都城遗址中发现了三枚中国钱币。在

金帐汗国考古中，中国钱币是极为稀见之物。①本文

以新出土钱币为中心，全面搜集金帐汗国遗址出土

中国钱币，进一步讨论其来源、用途，并结合其他考

古资料，考察 13～14世纪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文化

在金帐汗国的传播。

一、旧萨莱遗址出土打马格钱

克拉斯诺亚尔斯克(Красноярского)遗址，位于

伏尔加河下游三角洲，伏尔加河主要岔流布赞河、阿

赫图巴河分流处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联结伏尔加

河上游、中游与里海地区的交通枢纽，同时也是半干

旱草原的尽头，从这里可以穿越伏尔加河—阿赫图

巴河漫滩平原。可以说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联结起

金帐汗国东西部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枢纽。2002年，

帕奇卡洛夫提出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遗址有可能是

从新出土钱币看中国文化在

金帐汗国的传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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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考古出土钱币，是研究金帐汗国及其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。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

究，重新勘定了金帐汗国两座都城旧萨莱、新萨莱的遗址。本文刊布了伏尔加河下游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遗址

(旧萨莱)发现的一枚“青驹”打马格钱，以及谢里季连诺耶遗址(新萨莱)发现的两枚北宋铜钱。这三枚铜钱以及

北高加索、里海黑海地区零散出土的一些中国铜钱，应该都是在13～14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国传来的。这

些铜钱在金帐汗国不作为货币，而是承载了纪念、压胜功能。中国铜钱和压胜钱习俗，与陶瓷、织物、金属器等

物质文化一同输入金帐汗国治下的伏尔加河下游、北高加索、里海黑海地区。这是目前发现时间最早、出土地

域最西的古代中国钱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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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帐汗国的第一座都城萨莱。②萨莱，又称旧萨莱、

拔都萨莱、福城萨莱(Sarai al-Maqrus)，修建于金帐汗

国建立者拔都统治时期(1243～1256年)。近十余年

的考古发掘，逐渐证实了帕奇卡洛夫的推测。③克拉

斯诺亚尔斯克遗址的考古学遗存，不仅包括城市遗

址，也包括周边的大量墓葬。目前城址的发掘和研

究还很有限，已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。周边墓葬发

掘和研究的情况较好。④已探明的遗迹有住宅遗址、

陶器作坊遗址以及墓葬群，出土了大量钱币。⑤出土

钱币系年范围为13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初，与萨莱

城繁荣的时期相符。

2000年，本文作者之一彼加列夫在发掘克拉斯

诺亚尔斯克城址附近的马耶奇尼一号墓(Маячный
бугор I)时，发现了一枚铜钱(图1)。铜钱直径28mm，

厚2mm，方孔5×5mm。正面为一立马形象，方孔穿过

马身正中，孔上为“青”字，孔下为“驹”字。钱背素面。

图1

在钱币史上，这种铜钱被称为“打马格钱”，用于

博戏。这种博戏称为“打马”“马戏”，在宋代非常流

行。著名女诗人李清照(1084～1155)极为热衷打马，

称其为“博弈之上流”“闺房之雅戏”，并著有《打马图

经》一书，专门讲解打马游戏的方法与诀窍。⑥打马

格钱分为马钱、将钱两种，分别代表名马、名将。从

出土和传世实物来看，马钱上一般有马的名字、形

象，大体有两类。一类是名字、形象同在正面，光

背；⑦另一类是名字、形象分别在正、背两面。⑧

出土“青驹”打马格钱的马耶奇尼一号墓，与其

周边的一些相似的墓葬，皆可断为13世纪后半叶到

14世纪初。⑨瓦西里耶夫 2009年研究指出，马耶奇

尼墓葬群中很多墓葬的葬式具有典型的畏兀儿、女

真等远东民族文化特征，⑩墓主人显然是来自东方的

移民。这些墓葬与金帐汗国前期的历史是相符的。

在金帐汗国前期，统治阶层大多来自东方，其中有蒙

古、突厥、女真、汉、畏兀儿等民族。他们由东向西迁

徙，为伏尔加河流域带来了东方的物质文化。马耶

奇尼一号墓出土的“青驹”打马格钱，可能原铸于宋

金时期或元初，在金帐汗国前期被东方移民携带而

来。这枚“青驹”钱可能曾用于博戏，但是单独一枚

出现在墓葬中，大概已经不具备博戏的功能，更没有

货币功能。因此，墓葬中的这枚“青驹”钱很可能只

具有祈福禳灾、纪念意义，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压

胜钱、花钱。

二、新萨莱遗址出土北宋铜钱

谢里季连诺耶(Селитренное)遗址，位于阿斯特

拉罕市以北130公里伏尔加河支流阿赫图巴河左岸，

邻近阿斯特拉罕州的谢里季连诺耶村。城址占地面

积21平方公里，是金帐汗国规模最大的城市，也是中

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

考古学家开始系统发掘谢里季连诺耶遗址，迄今发

掘面积达3万平方米。以往一般认为谢里季连诺耶

遗址是金帐汗国的第一座都城。但是经过近百年的

考古发掘之后，考古学家发现谢里季连诺耶遗址只

有14～15世纪文化层，并没有13世纪文化层。因此

近年学者转而认为谢里季连诺耶遗址是金帐汗国新

都城(新萨莱)。新萨莱(Sarai al-Jadid)，修建于月即

别汗(Özbeg Khan)统治时期(1313～1341年)。月即别

汗迁都新萨莱后，旧萨莱逐渐废弃。在谢里季连诺

耶遗址城中，目前已经发现的遗迹有陶器与玻璃器

工坊、骨器工坊、珠宝工坊，广场上的大型公共建筑

清真寺和浴室，以及住宅区。最近在谢里季连诺耶

城址发掘中，出土了两枚中国铜钱(图2：A，B)。这两

枚铜钱都是在清理城址地表时偶然发现的，并不附

属于任何建筑。

铜钱A，残存四分之一，直径25mm，厚2mm。方

孔右侧为汉字篆书“圣”字。宋代铜钱上有“圣”字的

有三种：圣宋元宝、天圣元宝、绍圣元宝。显然应该

排除圣宋元宝，因为圣宋元宝的“圣”字在方孔上方，

与本铜钱不符。天圣元宝发行于北宋仁宗天圣年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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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23～1032)，绍圣元宝发行于北宋哲宗绍圣年间

(1094～1098)，形制皆有楷书、篆书两种。铜钱A的

篆书“圣”字与天圣元宝、绍圣元宝都极为相似，因此

两种可能性皆有。

铜钱B，同样出土于谢里季连诺耶城址内，直径

24mm，厚 2mm。正面为“祥符元宝”四个汉字，旋

读。祥符(1008～1016年)是北宋真宗年号。

从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，天圣元宝、

绍圣元宝、祥符元宝一般直径为23～25mm。谢里季

连诺耶城址出土的这两枚铜钱直径分别为 25mm和

24mm，显然在此范围之内。谢里季连诺耶遗址过去

还曾发现一个小型窖藏，内有北宋、金朝、大朝铜

钱。大朝铜钱，即蒙古使用大元国号之前发行的汉

文铜钱。因此，同一遗址新出土的这两枚北宋铜钱，

虽然在金帐汗国遗址中较为罕见，但也不令人意外。

三、金帐汗国遗址出土中国铜钱的用途

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外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库

马河流域的金帐汗国遗址也出土过中国铜钱，这

里根据散见考古报告略作整理。1907年，著名考古

学家戈罗佐夫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布琼诺夫斯克

(Budennovsk，Stavropol)的金帐汗国时期的马扎尔

(Madjar)古城遗址发现过中国铜钱。但戈罗佐夫没

有著录铜钱枚数及详细信息，铜钱原物今不知所

终。1950年代，里海西北岸地区的荒漠中曾发现中

世纪中国铜钱和铜镜。2001年，奥布霍夫刊布了马

扎尔遗址附近农田中出土的一枚“嘉泰通宝”铜钱。

嘉泰(1201～1204年)是南宋宁宗年号。我们同意奥

布霍夫的观点，即马扎尔遗址出土的这枚“嘉泰通

宝”铜钱是蒙古攻宋的战利品，或是商旅从东方带回

的纪念品。库马河流域达吉斯坦阿奇库拉克村

(Achikulak)的13～14世纪遗存中也发现一枚中国铜

钱。总之，虽然有的考古报告中没有给出所出土中

国铜钱的详细信息，但可以肯定它们都是 13～14世
纪金帐汗国时期遗存。

金帐汗国没有任何自行铸造中国式铜钱的迹

象，因此金帐汗国遗址出土的中国铜钱源头应是中

国。北宋铜钱之所以在金帐汗国都城新萨莱遗址中

出现，符合钱币流通的历史背景。11～13世纪，北宋

铜钱是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性货币，通行于中国及

周边王朝乃至朝鲜半岛和日本。在辽、西夏的窖藏

钱币中，北宋铜钱皆占据了大多数。1127年北宋灭

亡之后，西夏、金朝继续大规模行用北宋铜钱。据

统计，金代遗址、墓葬、窖藏中共出土历代钱币

414642枚，其中北宋钱币占总数的90％以上。这也

影响了北方草原上新崛起的蒙元王朝。元代各地遗

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北宋铜钱数量很多。蒙古高原

最重要的两大遗址是哈剌和林、阿乌拉嘎(Avraga)，

是蒙古前四汗时期的政治中心，到元代是北方草原

的地区中心。这两座遗址共出土钱币196枚，其中北

宋铜钱占总数的 70％以上。元上都附近的三座元

代墓园中共出土钱币 1616枚，也是北宋铜钱占大多

数。以上证据足见北宋铜钱在 13～14世纪草原上

占据主流。13世纪中期蒙古人建立金帐汗国，中国

铜钱被带到汗国的中心伏尔加河畔，其中北宋铜钱

出现的概率理应最高。

俄罗斯学者纳罗日尼提出，北高加索库马河流

域、里海西北岸地区曾流通中国铜钱。这一观点恐

怕过于大胆。毕竟当地出土中国铜钱数量非常有

限。金帐汗国通行的金属货币是伊斯兰式冲压钱

币。而且在历史上，汉文铜钱的行用最西不过中亚

东部。11世纪以后，仅西辽、高昌回鹘曾铸造中国式

方孔铜钱，中亚及中国新疆的地方政权皆通行伊斯

兰式冲压钱币。而从出土资料来看，新疆各地出土

图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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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钱币涵盖了北宋铜钱的各种类别，这反映的是宋

元时期丝绸之路交通的兴盛。作为跨地域通货的中

国式铜钱，最多只用于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交界地

区。在更遥远的金帐汗国与元朝之间，经济往来的

主要通货是金银与丝帛。铜钱是小额货币，流通量

大，横穿欧亚长途贩运成本过高。因此金帐汗国不

可能引进中国铜钱作为通货。

金帐汗国遗址出土中国铜钱的用途，应该是纪

念品、护身符、压胜钱。以金属钱币为护身符、压胜

钱，是中国的习俗。13～14世纪蒙古草原的大型建

筑之下、墓室之中的铜钱，很可能是承载了压胜、祈

禳的功能。出土资料表明，这种习俗在13世纪传入

黑海、北高加索、伏尔加河一带。黑海东南塔曼半岛

的13世纪城堡遗址曾发现1枚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

(1172～1196年在位)钱币，有趣的是这枚钱币上有人

为的穿孔，显然是为了佩戴。北高加索地区的一处

墓葬中也发现了5枚格鲁吉亚女皇鲁速丹(Rusudan，
约 1240～1250 年在位)钱币，同样也有人为的穿

孔。这些钱币的出土环境都与蒙古西征及统治有

关。这些人为穿孔的钱币以及旧萨莱、新萨莱遗址

出土的中国铜钱，都说明压胜钱习俗西传到了金帐

汗国境内。

四、中国物质文化传入金帐汗国

金帐汗国都城旧萨莱、新萨莱遗址出土中国铜

钱并非偶然，其大背景是 13～14世纪联结中国与里

海黑海地区的丝绸之路的畅通。

中国铜钱进入金帐汗国的路线大致有两条。此

即丝绸之路进入金帐汗国的北高加索、伏尔加河下

游地区的两条道路。一是取道里海北岸渡过乌拉尔

河，二是经中亚、伊朗向北翻越高加索山。1223年哲

别、速不台远征是蒙古人第一次进入北高加索、伏尔

加河地区，他们由中亚、伊朗向北翻越高加索山，继

而从里海北岸东返。1236年拔都西征，则是从蒙古

高原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自东向西渡过乌拉尔河，最

终建立金帐汗国。1253年，欧洲方济各会修士鲁布

鲁克由黑海向东抵达旧萨莱，继而渡过乌拉尔河向

东进入中亚、蒙古高原；次年鲁布鲁克西返，沿着草

原丝绸之路抵达旧萨莱，继而向南翻越高加索

山。1260年，马可·波罗的父亲尼古拉和叔叔马菲

奥从黑海出发，自西向东走的路线与鲁布鲁克几乎

相同。中国铜钱可能从一南一北两条路线进入金

帐汗国。

将中国铜钱带到金帐汗国的，可能是移民、使

臣或商人。13～14世纪，大量人员沿着丝绸之路自

东向西流动。1237年拔都西征带来了规模不小的

移民，蒙古、契丹、女真、汉各族人员构成了金帐汗

国统治阶层的中心。金帐汗国建立后，与元朝通过

草原丝绸之路多有使节往来。元朝颁给拔都家族

的岁赐，以及拔都家族的山西平阳、河北真定、江南

永州(今湖南零陵)等地的食邑所得，都由专人“万里

输献”到伏尔加河畔。这条路上当然还活跃着很

多商人，新萨莱城内就居住着来自东西方各国的商

人，尤其是地中海、阿拉伯商人在此购买转销中国

织物。14世纪前期意大利人佩戈洛蒂的《通商手

册》详细记载了从萨莱到中国的商路，即供欧洲商

人参考利用。

13～14世纪，中国物质文化输入金帐汗国，并对

金帐汗国产生了直接影响。相关考古证据颇为丰

富。北高加索地区金帐汗国遗址出土过一些中国工

艺品，如瓷器、织物、金银器、腰带、垂饰、带饰。

源于汉、蒙古文化的圈椅，成为金帐汗国居所中不可

或缺的元素。中国的铸铁技术14世纪初在伏尔加河

流域普及。金帐汗国遗址中最常出土的中国产品是

陶瓷。龙泉窑瓷器大规模输入金帐汗国。金帐汗国

的各大城市中都有仿瓷作坊，用彩陶仿制中国瓷

器。金帐汗国彩陶制作精美，样式丰富，常常带有

中国题材图案，是金帐汗国文明最绚丽的产品。中

国文化也影响了金帐汗国的造币。俄罗斯学者贡恰

罗夫指出，13世纪金帐汗国虽然采用伊斯兰式冲压

式钱币，铭文使用阿拉伯字母，但钱币上没有伊斯兰

钱币上应有的真主和信使之名，却出现了中国式的

鱼、飞禽、龙等图案。最近学者刊布了金帐汗国统治

者忙哥帖木儿在1266～1272年间铸造的两枚冲压银

币，正面是徽记和阿拉伯文，背面是有些走形的汉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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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济国惠民”。这些显然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

响。金帐汗国都城遗址出土的中国铜钱，作为压胜

钱，又为中国物质文化传入金帐汗国增添了实证。

结论

金帐汗国遗址出土的中国铜钱，是目前所知出

土地域最西、时间最早的古代中国钱币。金帐汗国

两座都城旧萨莱、新萨莱出土的中国铜钱，是具有典

型意义的。一方面说明了北宋铜钱在12～13世纪继

续行用，乃至从蒙古草原流传到了伏尔加河流域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铜钱到达金帐汗国之后不作为货币

流通，而是承载了纪念、压胜功能。随着13～14世纪

金帐汗国的建立，人员、物质文化自东向西迁移，从

华北到伏尔加河流域的丝绸之路得以贯通。中国铜

钱、陶瓷、织物、金属器及其他工艺产品，通过丝绸之

路输入了金帐汗国治下的伏尔加河下游、里海西岸、

黑海东岸、北高加索地区。中国物质文化乃至风俗

传入金帐汗国，是 13～14世纪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要

例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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